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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话语的生生性启发语管窥
———以杨时为例

包佳道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生生性启发语体现着道学在“变易”世界捕捉事物意义的语言传统。从语言功能看，杨时承继

前人摹状、表情（达意）、指行、存道（明道）等功能，理论化明确道学语言启发一贯之道；从表达内容看，指

示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时空、万物浑然一体地在世方式，激发求道者世界生生不已浑然一体的生命自

觉；从表达特点言，因形下启发形上，无法用明确语言表述出来，只好含蓄委婉地表达，即“微言”；因启发

形上需间接指引多用比喻、类比、举例等；由具体通达整体，故采多层次详说，即“详喻曲譬”。这种生生

性启发语呈现出启发性、生机性等的语义特点，既与概念语语义稳固性明显不同，又与过程语言、形式显

示有别，当代中国哲学开展应直面这一言说传统。

［关键词］道学；话语；生生性启发语；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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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创造世界奇迹，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如何走向未来贡

献世界，越发成为中国学者的共同心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愈来愈为学

界推重，中国古代哲学的语言哲学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现有研究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的语源论、

指称论、类型论、语用论以及解释论等方面已作了诸多探索①。综观这些成果，都很好地揭示了中国

古代哲学语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变易”世界中捕捉事物的意义②。作为中国古代最具哲学意味的

道学（也称伊洛道学）③，无疑它的语言特点也当体现着这一深厚语言传统。我们拟以杨时为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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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性启发语①这一面相来管窥道学话语的特点，以引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孔孟语言皆明道：生生性启发语的语言功能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伽达默尔指出：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是，人拥有

世界。语言不同功能运用呈现着人当下不同的在世方式，中国哲学的语言功能丰富而复杂，尤其是

对形上之道可说不可说问题差异明显，形成诸多不同在世方式。语言功能或表现为表情达意、或摹

状实在、或指示行动、启发生命，这不仅仅是个单纯的语词、句子的符号、结构、语法、语义、语用等的

语言学问题，更是“语言———世界”关系的哲学问题，从“语言———世界”关系角度把握道学生生性启

发语的功能，无疑是把握其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基础。

（一）拟实、表情（达意）与存道

中国古代学问家很早就从“语言———世界”关系对语言功能作了思考。墨家乐观地认为语言可

表达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包括经验实在（“言，出举也”《墨子·经上》）和主观情意（“以辞抒意”《墨子

·小取》）。名家公孙龙对言说表达世界的把握也同样乐观，指出“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名

实》）强调名言直接言说和指称经验实在（从他侧重说“言色”“言形”看，主要是经验实在）。与墨家

（名家）相反，道家则警惕语言的有限性，认为语言只能言说人们可把握到的形下经验实在。老子认

为可说和可称谓的都是流变形下事物，形上恒常之道是不可言说和称谓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

经·第一章》），所以老子强调真正的大道是“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庄子既说语言是

用来表达情意的（“言者所以在意”《庄子·外物》），又强调形上之道不可称谓言说（“夫大道不称，大

辩不言”《庄子·齐物论》）。

孔子与儒家思孟一脉，一方面认识到语言对形上恒常之道把握的有限性，同时又注意到表达对

经验实在的摹状和主观情意，并通过事、行的形下指点去把握形上之道。孔子一方面似道家警惕对

形上直接言说（“予欲无言”《论语·阳货》《论语·先进》）。同时注意到，在具体行动、事上可以践行

形上之道，就如天一样不说什么，只在化育万物中自然得到呈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在很多地方就具体人物、事件来揭发形上之道，同时也以形上之

道来指示行动。（类似《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说“言者，行之指也。”）如说仁，孔子往往在对人物事

迹和具体行为分析中作揭发可否称仁，而不作形上直接言说，同时也有“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

渊》）“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这样的行动指引。

子思与孔子不同，他对孔子很少直接言说的形上之道作了大量言说，不过言说方式仍和孔子一

致：从形下流变的事和物去揭示形上之道，他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

不测。”（《礼记·中庸》）显然，这不是直接说形上之道，而是从形下来揭示形上之道。孟子和子思一

脉相承，也是强调儒家君子在形下言说中存有大道（“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

心》）值得注意的是，思孟著作虽已蕴藏启发道（“存道”）的语言功能，但还不像宋代道学家拓展到

“四书”“六经”全部贯通化、理论化明确指向启发道（“皆所以明道”）。

８８

① “生生性启发语”作为一种中国哲学语言，我们是在综合目前学界诸如安乐哲的过程语言、牟宗三、唐君毅的启发语言（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现象学的指示、形式显示等解读中国哲学语言基础上提出的，以期更好地澄清这些研究间的分歧并试图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我
将另有专门论文作更深入理论澄清。我们在此仅粗略界定为：中国哲学在“变易”世界（含万物生化、人行为活动的生命开展、群体事务的历
史征程）捕捉事物意义时对形上言说时所形成的生生性的指点性、启发性语言。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哲学不仅有生生性启发语，还有
生生性的拟实语、表情语、抒意语、指行语、说理语等，这些问题今后我们将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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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经、四书皆明道

作为动词短语的“明道”观念在先秦道家就已经明确提出，《庄子·天地》提出“立德明道”，管子

提出“明道以重告之。”（《管子·问》）“上之人，明其道。”（《管子·君臣》）但并不涉及用语言明道。

儒家孔子与思孟有明德、明善、明人伦和明庶务等的说法，却没有明道的说法。荀子则有“明道而分

钧之”（《荀子·议兵》）说法，但也不涉及用语言明道。真正意义上说出用语言（诗、文辞）来启发道

（明道）的是陆机“作诗明道述志”（《遂志赋并序》）和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谏臣论》），而陆机、韩

愈和宋代道学家理解的道很是不同。

杨时等道学家（其他人以后再继续研究）对此作了更为系统化、学理化的深化。

杨时一方面肯定语言对形下世界的把握，既表达主观感受又表达对经验实在的摹状并加以贯

通。杨时顺着《毛诗序》认为语言是内心情感的外显（“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论述进一步指出语

言是情感的生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者，情之所发也。”）［１］５１３；他承继杨雄《法言·问神》语言文

字是心灵的声音和符号的观点（“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重视表达主观感受，但又指出语言文字

是对经验实在的摹状，不是主观私意而作。（“则图书之文，天实兆之，非人私智所能为也。”《复古编

后序》）

另一方面明确将思孟语言“存道”的思想系统化并拓展到包括孔孟在内的“六经”“四书”语言都

是用来启发世界一贯之道的（明天道、明天下至赜）。在杨时等道学家看来，有道的圣贤君子流传后

世的语言文字都是用来启发天道、天理的。（“肆诸笔舌以传后世，皆所以明道也。”［２］）经圣人孔子

整理过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都是用来启发道的。（“六经滀溟渤”［３］）同时作为

孔子思孟一脉的“四书”也全部是启发道的。

值得注意的是，杨时还从形上形下关系揭示了孔孟语言何以都能启发道？形上之道虽然无形

无象，我们无法直接感知，但这个形上之道必生生流变呈现为可形可象的具体物事，形上形下一体

不二，我们可以从这个形下事物上去把握他的形上之道，一方面摹状世界生成的形下流变———万物

生来死往和万事兴衰成败。（“死生终始之变”［４］５８３“兴衰治乱成败之迹”，（《送吴子正序》）一方面在

形下的把握中彰显世界生化的形上根据———天文地势、物象器皿、显露隐藏变化缘由（“文理象器幽

明之故”［４］５８４）。形上形下一体的一贯之道“网罗天地之大”［４］５８３，显然，“四书”“六经”的孔孟语言都

是这样“网罗天地”启发一贯之道的。

可见，杨时将思孟语言“存道”功能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拓展贯通到儒家“六经”“四书”的语言都

是启发道（明道）的，道学语言无不是启发世界一贯之道。

二、精粗兼备———生生性启发语的表达内容
孔孟语言都是用来启发道，那孔孟之道本身的内涵就决定了“生生性启发语”所表达的内容向

度？这需要进一步考察杨时等道学家对“四书”“六经”所启发的世界一贯之道（天道、天理）究竟是

如何理解的。

（一）生生之易

在杨时等道学家那儿，儒家一贯之道即世界生生不已（“易”）。从形下看，日月星辰天文运行

（时间流逝）、风雨雷电气候变化，山川河流的地势变迁、空间位移，万物受阴阳之气盛衰生死（“合而

生，尽而死。”［５］）个人行为活动的生命开展，群体事务的历史征程，正是“易”（世界生生不已）具体流

９８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变成万象万形，然后变化才可感可见（“因其成象于天，成形于地，然后变化可得而见焉。”［６］）进而由

形下去穷究生成流变背后形上根据，世界是阴阳乾坤一体之气闭合生生不已（“夫气之阖辟往来，岂

有穷哉？”［９］）这种永不停息着的变易就是“易”。（其变无常，非易而何？［１０］）神是变幻莫测和通达一

切的作用，天道或道是阴阳、动静、终始辩证一体的运行路径，天理或天命是万物遵循的天然规律和

法则，性或德是万物成就自我的内在根据，阴阳乾坤一体之气闭合运行就是“易”（世界生生不已），

也是天然规律和法则（天理或天命），还是万物成就自我的内在根据（性），所谓“天理即所谓命。［１］３１４

“不可谓易与性、命为二也。”［７］

这样世界生生不已（“易”）是一个形上形下浑然的一贯之道。一方面作为形下变易，是天文运

行（时）、地理变迁（空）、万物化生、个体行动、社会历史流变的浑然世界（“死生终始之变”［４］５８３－５８４“兴

衰治乱成败”），一方面作为作为形上根据是永在变化历程（易）、辩证运行路径（天道）、天然规律和

法则（天理或天命）、神秘作用（神）、闭合呼吸流行（气）。形上形下是“易”的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

形下万物的盛衰生死、万事的终始成败（“死生终始之变”［４］５８３－５８４“兴衰治乱成败”）背后无不有形上

的根据：天文地理、物象器皿、显露隐藏变化缘由（“文理象器幽明之故”［４］５８３－５８４）；历史兴衰成败改革

变迁的规律（“救敝通变、因时损益之理”《送吴子正序》）。杨时极为突出这种形上形下浑然，形上之

道、形上之理通贯形下世界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寒而衣，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无非道

也。”［８］１６８）这和程颐强调形而上（理）和形而下（象）的一体不二的思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①）是

一致的。

（二）孟子之言，精粗兼备

既然道学语言是彰显一贯之道的，一贯之道又是生成流变（形下）与变易根据（形上）浑然，这使

得道学语言有自己的言说特点：既能刻画形下物、事的生成流变，又能彰显背后的形上之道、形上之

理。杨时在与佛老的比较中，揭示了道学语言的这种特点。杨时认为，老子说有无容易导致形上

（无）、形下（有）割裂，佛教色空虽无形上形下的割裂，但繁琐费力地说空和非空两边讲，儒家“圣人

只说易最为的当。”［６］３３８坚信“易”既能刻画形下世界的生成流变，又能启发背后的形上根据（易即天

道、天理）最为简洁精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道学语言能启发人们体验形下生生流变

有通贯一体的形上根据，实证这个世界生生不已的浑然一体，激活生命无限生机，找到自己的位置，踏

上参赞化育的生命征途。不过在此杨时不像张载、二程那样批判佛教空论有虚无断灭的危险。

杨时认为孟子之言无不体现着这样形上形下的浑然一体，所谓“皆精粗兼备。”结合后文“如许

大尧舜之道，只于行止疾徐之间，教人做了。”精粗是指平常精细小事和粗大天道，在形下的日常小

事中，又有浑然其中的形上大道。如此启发人们在任何一件生活小事中，激发世界生生不已浑然一

体的生命自觉，参赞化育。从杨时对“六经”内容的总体分析看“《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

其理，此明其用。”也是强调形上（理）形下（事）的浑然一体。因此道学语言就是启发人们体验形下

生生流变有通贯一体的形上根据，随时随地保持世界生生不已浑然一体的生命自觉，参赞化育。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种道学语言叫做“生生性启发语”。（虽然杨时没有“生生性启发语”

这样的概念，但我们可以从其语言的特点中得到总结提炼。）

综合以上观之，内容上看，“生生性启发语”既刻画形下生成流变的精细小事又揭示广大形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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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理，以此启发人们世界生生不已浑然一体的生命自觉，参赞化育。比如在对“性”的言说，一方

面，有诸多形下流变的生活小事上的言说，如从人生下来之后，与生病时气不和的反常状态相对，正

常的和谐状态为性，所谓“以气不和，则反常矣。其常者，性也。”［１］３１０－３１１还有从君臣父子关系中去讲

仁义礼智作为人性的不可或缺“若去礼，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９］一方面，又有很多形而上高远精

深的指点和启发。比如从继善成性的天道角度说“不独指人言，万物得阴阳而生，皆可言继之。”还

从天然规律和法则（天理或天命）、万物成就自我的内在根据（性）、人们共同循序的路途（道）德一体

来说性，“性、命、道三者一体而异名，初无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从言

之异耳。”［１０］

显然，这些整体性的启发和指示，无非是激发求道学道者随时随地保持世界生生不已浑然一体的

生命自觉，参赞化育，这正是“生生性启发语”的表达内容。一贯之道生生不已、形上形下浑然，这样使

得道学话语都是在启发我们把握和实证这个世界生生不已的浑然一体，激活生命无限生机，找到自己

的位置，踏上参赞化育的生命征途。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走向圣人指向的境界，（“微言窥

圣域”《江陵令张景常万卷堂》），涤除人世间的功利杂念（“一听微言万虑空”《寄游定夫二首》）。

三、详喻曲譬———生生性启发语的表达特点
道学“生生性启发语”因其语言功能和表达内容的特殊性，使得其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自己的

语言特点。

（一）微言

道学语言在功能上是启发一贯之道，其表达内容主要是启发求道者、学道者保持世界生生不已

浑然一体的生命自觉，参赞化育。

一贯之道从形上之道、形上之理看，是无形无象的，贯穿整个生生世界（“万物由之而生成

焉”。［１１］）它是变化整体和大全，这样的变化大全、整体是无法用有形有象的语言所言说的，就是老子

说的可说和可称谓的都是流变形下事物，形上恒常之道是不可言说和称谓的（“道可道，非常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警惕对形上直接言说（“予欲无言”《论语·阳货》），所以不会直接对性和天

道用直接语言述谓。杨时反复强调形上无形无象无声，不能用通常意义上语言和称谓来言说，不仅

变化不已（易）和通达一切神秘作用（神）不能用确定了的命数来说（“殆不可以形数名也。”）［１２］，而且

他将闭合运动的阴阳之气也当作无形无象无声形而上（“气无形声之可言，故难言也”）［８］１６１。这样

就意味着用通常具体可感语言直接言说无法揭示这个形上之道，只有另辟蹊径。

一方面这个普遍整全的形上之道又通过其自身变现而成的形下世界得到可感具体呈现，这个

可感具体通贯着形上的普遍和整全，人们可以经由这具体角度和境遇中可感物、事去去体证和通达

形上普遍和整全。对形上普遍和整全的变化不已（易）和神秘作用（神）虽然我们不能言说，我们可

以从它在天地间形成的可见的具体现象和事物而去体验和通达（“因其成象于天，成形于地，然后变

化可得而见焉”［６］３３８）。所以对于无法用具体物和事言说的气，用人事行为的具体道义规范来显示

这个宇宙正气（“而以道义配之，所以着之也”［８］１６１）。这正如张载所说对于性很难说我们可以说气

（张载认为气是可说，这和杨时不同），说命不好说，可以说境遇。也就是通过具体形下来说形上的

普遍和整体。同时因形上是整体和普遍，而形下是具体呈现，这样就会出现，形上当然统摄形下，而

形下仅是形上具体情境性，是整个世界的一点一花不等于世界整体，通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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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道之一角（“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尽道也”［１３］）。

因其必须经形下物和事指示启发形上之道，这个语言不能明白地说而是需要指引和譬喻，正所

谓的微言。《图书编》说：“微言也，反显言之。”《尔雅·释言》“凡直言者，直言无所指引借譬也。”既

然道学启发语不能直言，相对的就是需要指引和借譬的微言。微言正体现了比喻、类比和指示来启

发背后的形上之道，需要超越这个具体物事言说本身去通达那个大道。所以杨时反复强调儒家经

典是“微言”。所谓“六经之微言”［１４］或“六经微言”（《谢程漕》）这种“微言”的特点通过委婉启发通达

形上之道，不执着于借用的语言文字，体征直觉到整全的生生不已世界，这就是所谓的旨远和隐微。

正如杨时所强调的“惟道心之微”（《复古编后序》），需要体验和通达，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达成的。

综合观之，杨时认为孟子之言无不体现着这样用微言委婉地比喻、类比和指示来启发背后的形

上之道，通过最简单熟悉事件和行动去把握和激发世界生生不已浑然一体的生命自觉，在吃喝拉撒

的日常生活中去参赞化育，所谓：“其言甚近，而妙义在焉。……若孟子之言，则无适不然，如许大尧

舜之道，只于行止疾徐之间，教人做了。”［１５］而在杨时看来，这正是儒家圣人语言的特点，用最朴实平

常的语言曲折委婉言说最简易深刻的天下大道，能够使人们易学易做，“吾圣人以为天下自然之理，

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闻者无惧焉。”（经解）

（二）详喻曲譬

微言即含蓄婉曲地说，所以多采用譬喻和类比，因为由形下指向形上整全和普遍，所以需要对

借用语作详细多角度言说（详喻即对喻体多层次详细的言说）。综合观之，就是详喻曲譬。在杨时

看来，儒家经典对于天文地理、物象器皿、显露隐藏变化缘由和历史兴衰成败改革变迁的规律的启

发揭示，“莫不详喻曲譬，较然如数一二。”（《送吴子正序》）这样就实使得求道学道者借此得到更好

的启发和指示。

从曲譬看，对形上之道的揭示道学往往多用譬喻和类比。比如说乾坤借用门户开关比喻来说；

用子承父比喻继善成性，用“湍水”“杞柳”比喻来说性的自然非人为；用人之四体来比喻性有仁义礼

智四端；举最熟悉“白羽之白”与“白雪之白”例子说性不是相近性，而是一致性；用人的气和正常状

态和生病气不和状态来说性是常态；用水中有泥沙为气质之性，回复澄澈就是本性，说性是无污染

的纯粹至善以及可以作功夫变化气质；还用叔鱼和文王例子说性有生以后或善或恶；还将孟子天下

言性与告子“生之谓性”、列子“生于陵而安于陵”类比。从详喻的角度看，往往就同一语词从不同角

度详细言说，以期更好地揭示。杨时论性从多角度的言说，有阴阳之道说继善成性，有从天地之性

和气质之性德与气关系说；有从性天生自然非人为说；有从性的内容有仁义礼智四端说；有说性不

是相近性，而是一致性；有说性是气和的正常状态；有说性是无污染的纯粹至善；有说性有生以后或

善或恶；还综合比较杨雄的善恶混、孟子性善、告子“生之谓性”、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韩愈的

性三品、苏轼和王安石的性论等。

综上观之，尽管借助这些形象比喻和类比、事例多角度的详细地言说以更好地启发这个生生不

已的性命整体。但道学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做法的局限。这就是所谓的“六经虽圣人微言，而道

之所存，盖有言不能传者。”（（《与陈传道序》）杨时甚至对《论语》上罕言仁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孔

子关于仁的言论并非一两句那么少，但仍然还说罕言，这是因为仁道是形上（极致）的，不是用有限

的语言可以说完的。（“岂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尽欤。”《求仁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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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启发性、生机性———道学生生性启发语的语义特点
道学语言作为一种生生性启发言的语言功能和表达内容、方式，使得道学语词语义呈现着自己

的特色。道学语言是从多层次具体言说（详喻）和以熟悉形下事物的比喻、类比、举例等（曲譬）来启

发和指示形上之道。这就使得它的语义具极大的启发性和生机性。

启发性在于语义本身无法从语言的直接述谓和言说的表层意义来获得，需要透过对形下事物

文字的指示和启发来领悟背后蕴含意义。这正如冯达文先生所说：“人们只可以远远地、侧面地间

或地通过对它内在的无限蕴力所引起的某些外部状态的描写，让读者自己去体验它。”［１６］问题的难

点是，同一件事情可以隐含不同的道理，我们从同一件事本身中体验到的道理未必相同？比如我们

从“湍水”之喻，可以想到他会随地势陡缓或缓慢或湍急地流动，也可以想到水有由高处往低处流的

自然之势，湍水会一往直前汇成河流大海，或其水流的渊源所自。显然，这样的形下指向形上的启

发和体验，增加了语义理解的不确定性。也正因此需要从多层次的言说才更利于把握语义。

生机性是说这个词随其具体言说的层面和角度会生发各自不同的意义面向，而且这些意义面

向之间是彼此有机一体的。郝大维等说“中国语言很强的含蓄性致使一个用语的所有主要意义与

这个用语的每一种使用方法相联系。”［１７］与这种生机性的特点是一致的。陈嘉映说的因事说理的

特点也与此类似。陈嘉映认为因事说理或因事言道是大家处在共同的事情之中，讲说道理多半只

是三言两语的指点，并且指出孔子说理多半因人就某事而论。他还举了两个例子：一说子路和冉有

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和冉有各不相同：《为政》四处学生问孝，孔子给出四个相异的回答。

这一点，历来研习者多所强调，称圣人从来不离器言道［１８］。从六经和四书说性看，比如从子承父、

“湍水”“杞柳”、用人之四体、“白羽之白”与“白雪之白”、人的气和正常状态和生病气不和状态、水中

有泥沙为气质之性、叔鱼和文王有生以后或善或恶，这无疑都是从事上来揭示形而上，这就是因事

说理或因事言道，对不同事情有不同角度的语义呈现。

这种语义的启发性和生机性，与概念语语义的稳固性特点很是不同，正如陈汉生指出的，与柏

拉图形成对比，柏拉图“任何抽象属性的具体例子都与语词处于一多关系之中，这些语词代表着共

相或可重复的抽象组分（属性、本质、特征）”［１９］语词代表共相和属性、本质、特征语义是稳固的，任何

个体之多都是一的呈现。显然，道学的启发语并没有一个抽象的属性、本质、特征和共相，往往随其

具体所在而生发语义。虽然我们在道学语言中看到有对经验世界流变的表述，似乎有着过程语言

的特点（安乐哲说“听、说这种语言就是经验事物的流变”），也有指示和指号功能，似乎有着海德格

尔的形式显示的特点，我们认为，因其内容上指向启发世界生生不已浑然一体的生命自觉，参赞化

育，明显不同与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中对实际生活经验沉沦的警惕，道学家恰恰认为民心、社会秩

序即天道、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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